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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张静如诞辰90周年笔谈

党的理念作历史的和现实的比较，还可以开展一些分专题的、分领域的比较，等等。拓展国际视

野，还需要加强对中共国际交往的历史、现状和经验的研究，加强对中共开展对外交往合作的历

史、现状和经验的研究，加强对中共治党治国经验对外传播的研究，加强中共的内政与外交互动

关系的研究。

中共党史党建学创新发展需要拓宽多学科视角。可以告慰张静如先生等中共党史学前辈的

是，随着中共党史党建学学科地位的提升和研究视野的拓展，呈现出多学科交叉发展的良好势

头。当然，增强中共党史党建学研究的多学科视角，并不是要放弃本学科的自身优势，去跟风凑

热闹、“赶时髦”、弃本逐末。其目的是为了深化与拓展党史党建学科的研究视野，优化党史党

建学科的研究方法和手段，更好地提升和加强对以中国共产党为主体的多角度、全视域、多学科

的整体研究、综合研究、全方位研究水平。

（本文作者　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北京　100084）

[责任编辑：王昌]

张静如先生的为师品格与治学之道

王炳林

张静如先生是著名的中共党史学家，长期在北京师范大学当老师，为人才培养和中共党史学

科建设作出了杰出贡献。在纪念张静如先生诞辰90周年之际，回顾张先生的为师品格和学术贡

献，对于做好教书育人工作和建设中共党史党建学科是很有意义的。

1.率直为人，奖掖后学

我是在1980年春天第一次见到张先生。记得有一天下午，在山东师范大学教学二楼的阶梯

教室听专家报告。政治系的徐树绩老师主持报告会，介绍专家时说，请北京师范大学马列所所长

张静如教授作报告。张先生一开始就很轻松地说，我不是所长，他那是瞎说。全场响起欢快的笑

声。率直、幽默的风格给我留下深刻印象。当天晚上在校园里看到张先生在徐树绩等老师陪同下

在校园散步，先生身穿大衣，谈笑风生，儒雅的学者风范更是令人敬仰。

大学期间，我一直关注北师大和张先生的著作和文章。在准备报考硕士研究生时我就毫不

犹豫地选择了北师大，在徐树绩老师的鼓励和指导下，还给张先生写了一封信，表达了报考的意

愿。时间不久，我收到了先生的回信，对我考研给予了肯定和指导，令我十分感动和兴奋。可以

说张先生这封信是激励我学习考研的精神动力。我深知老师的鼓励对学生的促进作用。后来我带

研究生后，凡是学生有来信，我都尽可能给予回信，信的内容无论长短，对学生来说都很重要。

后来逐渐发展为电子邮件，回复就更方便了。

北师大的党史专业还有一个独特的考试科目：党史文献学。我为了备考，在大学里搜集了一

切可以见到的党史资料，对后来的学习奠定了良好基础。记得当时考研的一些同学春节也不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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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条件虽然艰苦，但学习的热情很高。在1983年春天到北师大参加研究生面试时，除了参加

一上午的笔试，下午还有面试，记得张先生、吴序光先生等问了一些关于山东党史的问题。入学

后，师从吴序光老师，主要从事解放战争时期的研究。

张先生为我们讲授中共党史专题的课程。先生的讲课，视野开阔、思维活跃、材料丰富，娓

娓道来，关注前沿问题，理论联系实际，能够用生活中的事例阐释深刻道理，给人以深刻印象和

巨大启迪。记得有一次讲实事求是地评价历史问题时，张先生指出，实事求是也要把握分寸、把

握度，也要看到相对性，不能绝对化。他举例说：“有一天我骑自行车出来，遇到一个熟人打招

呼说，上班去呀，我答应了一声就过去了。如果实事求是地说，就应该下车告诉他，我现在不是

去上班，而是去买菜。因为老师是不用坐班的，所以现在去买菜也是合理的。”日常生活中的事

例真实自然又蕴涵深刻哲理，富有启发意义。教学中，我们经常强调要把教材体系转化为教学体

系，教材中的书面语言转化为教师生活化语言是一个重要途径，所谓道不远人，也有此意。张先

生还请来一些名师授课，开拓了学术视野。记得中国人民大学的彭明教授为我们讲了一个学期的

“中国近现代思想史”课程，印象深刻。

张先生格外关心青年学生的成长，为学生的学术交流搭建平台。1986年5月，他组织了北京

高校党史学位点的研究生进行了学术论文的演讲比赛，获奖论文有很高的学术水平，有的论文还

在《历史研究》发表。当时由于经费紧张，组织会议并不容易，我在读研究生期间能参加的这样的

会议，倍感珍惜，收获巨大。此后，这个学术盛会扩大到全国，从党史党建学位点扩展到马克思

主义中国化。后来他又组织导师会议，交流人才培养经验。从此，这个由民间自发组织的学位点

会议每年召开一次，影响越来越大，导师的会议和学生的会议轮流召开，到2022年已召开34届，

为从事党史党建学习研究的师生提供了高端的学术交流平台。学生参加的会议都是以文入会，并

评选优秀论文，奖金都是张先生自己出，同时还募集一些书籍发给学生。目前在高校等从事党史

党建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教学和研究的人员很多都参加过这些活动，有的已经成为业务骨干。

张先生十分关心学生的发展和进步，每年都会找时间与学生聚会，畅谈学术前沿问题，了解

学生的工作和生活，对一年来取得新成就和有新进步的学生，都给予赞赏和鼓励，师生其乐融融，

令人难以忘怀。对于学生出版著作，都给予鼎力支持，对于学生提出的作序要求，无论多忙都会

亲自撰写序言，满足学生要求。张先生与学生合作发表论文，无论付出多少辛苦，甚至是重写，

都是把稿酬全部给学生。学生论文答辩，都是张先生出钱请答辩委员会吃饭。我在博士学位论文

答辩时向先生提出，我有工资收入，请答辩委员会吃饭的钱应该由我来付。张先生执意不肯，说

我请来的专家就由我请客，这是规矩。餐后先生拿出钱包亲自到柜台结账，这个背影永远刻在了

脑海之中。

2.因材施教，开拓创新

我在1986年硕士研究生毕业后留校任教，从事中国革命史等课程的教学工作。当时，高校的

思政课进行改革，把中共党史课改为中国革命史。张先生高度重视这项改革，指导学校老师编写

了中国革命史教材。因为没有统编教材，各高校自主编写，当时有百余种教材，良莠不齐。张先

生找来一些教材进行比较分析，并发表相关文章，为提升教材质量作出了贡献。记得1991年冬

的一天，张先生专门让我到他家中一趟，我如约而至。交谈中，先生询问了我的工作情况，建议

我要在职攻读博士，令我非常感动。攻读博士虽是我长期的梦想，但当时刚刚到学校党委宣传部

工作，教学工作和行政工作双肩挑，工作任务比较繁重，一直未能下这个决心。现在想来，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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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务重固然是一个原因，其实当时对继续深造的必要性认识不足或许是更重要的因素。先生的战

略眼光令人敬佩。后来不在宣传部兼职了，才如愿跟张先生攻读博士。

张先生注重因材施教，强调做党史研究，政治方向是第一位的，对于学生的思想动态要准确

把握。他曾形象地说，右一点的就往左拉一下，左一点的就往右拉一下。他提出研究党史注重史

论结合。党史研究必须有扎实的史料基础，要下大功夫搜集史料。他经常以自身的经历勉励学

生，说自己刚工作时在资料室当资料员，经常睡在资料室，一天到晚看资料，《新青年》杂志从

头到尾看过几遍，连上面的广告也看，了解当时社会风貌。同时，张先生又强调，历史研究必须

有理论分析，不能仅仅以史料取胜。如果仅看史料，档案馆的人研究历史最有优势，但历史学家

不是档案管家。同样的史料，关键看能否有深入的分析和独到的见解。研究历史的论文不能成为

史料的堆积，注重“文戏武唱”，在关键的地方要有提升、要有生机活力。

我在选择博士学位论文选题时，曾多次请教先生。他强调研究历史要有现实关照，有些问题

过去影响很大，但缺乏现实意义，就不值得花费很大精力去研究。鉴于我过去的研究注重历史过

程的考察，张先生建议我更加注重理论问题的分析，建议探讨党史学科建设问题。党的十五大确

立了邓小平理论作为党的指导思想，怎样用邓小平理论指导党史学科建设就应该进行深入研究。

我们任何工作都要以科学理论为指导，但这种指导应该是具体的而不是抽象的，要与实际工作紧

密结合，既有方向引领、理论武装，也要有科学思维和方法论指引。最终我选择了“邓小平理论

与中共党史学”作为论文题目。张先生认为，这个题目看起来虽然很大，但探讨两者关系这个切

入点还是合适的。该论文重点探讨邓小平理论在历史观和方法论方面对党史学科的指导，这就能

够把邓小平理论指导党史研究落到实处。从两者关系的视角，论文还研究了邓小平是如何总结历

史经验教训、邓小平理论的形成和发展是如何从党史研究中汲取智慧的，从而体现出党史研究在

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的地位作用。张先生对论文进行了仔细审读，从论文框架和一些重要观

点的表述，到一些引文的规范和标点符号的运用，都提出具体修改意见。论文初稿的打印装订不

够规范，反复翻阅后都有些散乱。这些凌乱的纸张和密密麻麻的修改蕴涵着张先生的辛苦付出，

体现着先生对学生的关爱和对学术的严谨态度。

张先生治学，视野开阔，与时俱进，开拓了众多新的研究领域。他早年研究李大钊革命思想，

在24岁就出版了专著《李大钊革命思想研究》，成为我国李大钊研究的开拓者和引领者。由此领

域扩展开来，他对于五四时期和党的创立时期有深入研究，出版了一批有影响的论著。他较早关

注中国共产党思想史研究，主编的《中国共产党思想史》由青岛出版社出版，曾获国家图书奖等

多项奖励，在学术界产生了广泛影响。他率先提出从社会史视野研究党的历史，拓宽了党史研究

新境界。在《历史研究》发表的《以社会史为基础深化党史研究》论文对深化党史研究发挥了重

要指导作用。此后，很多研究生从事这方面选题的研究，形成了一批重要研究成果。张先生高度

重视党史学科建设问题，提出唯物史观指导党史研究要具体化，要能够列出细目，并提出了“中

介理论”。这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与中共党史研究实际相结合的学术理论成果，蕴涵着马克思

主义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唯物史观与中共党史》一书集中阐释了这一理论，成为推动党

史学科建设发展的标志性成果。概括起来说，张先生在六个方面对中共党史党建学科有独创性贡

献：一是关于中共党史学科建设，包括理论和方法、史学史、史料学等，二是以李大钊研究为代

表的党史人物研究，三是以社会史研究为基础深化党史研究，四是中国共产党思想史研究，五是

党史研究要突出中国现代化的研究，六是加强党的建设特别是高校党建研究。

先生治学，史论结合，勇于创新，提出了许多创新性观点。创新是学者追求的目标，也是学

科发展的动力，但真正的创新并非易事，需要扎实的学术功底，需要突破传统观念，还会面临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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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不同方面的质疑。张先生研究党史以扎实的史料为基础，勤于思考，勇于创新，提出了许多创

新性、独创性观点，为深化党史研究做出了重要贡献。比如，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问题，

学术界虽早有结论，张先生在深入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的观点，认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

不能局限于五四运动，应该突出中国共产党诞生对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巨大作用。关于中共党史研

究对象的表述，传统的表述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历史进程，这个

表述从宏观看无疑是准确的，但是又显得过于宽泛，难以突出重点。张先生从实现现代化的视角

对党史研究的对象作出概括，认为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是党领导人民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为实现

现代化而奋斗的历史进程。这样的表述更加具体，能够体现中共党史学科的鲜明特色。当然，这

些观点与传统表述有很大区别，除了一些学术争论外，还有一些带有政治色彩的争议。面对质疑

和争论，张先生能够心平气和地摆事实，讲道理，体现了知识分子对学术的执着和坚守。创新往

往伴随争论，先生不仅不反对学术争论，而是大力提倡学术批评，认为现在的一些研究缺少学术

批评，一些书评也是赞扬为主，这不利于学科的发展。他曾尖锐地提出党史研究存在“粗、窄、

浅”的问题，对深化党史研究起到振聋发聩的作用。他还鼓励学生能够批评老师。一位学生以博

士学位论文为基础出版了著作，张先生作序时特意提到该书对自己过去论著的评价和批评意见很

有道理，对这种学风给予高度赞赏。

先生治学，思想深刻，语言平实，形成了独特的话语风格。深化党史研究，需要统筹推进学

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建设，三者是密不可分的内在统一体。学科体系是基础，包含研究

对象、研究方向、发展目标等内容，具有全局性和战略性意义，只有建设好学科体系，学术体系

和话语体系才有依托和根基。学术体系是内核，决定着学科体系和话语体系的水平与属性，只有

提出创新性观点，不断提升学术水平，学科发展才有生机活力和时代价值。话语体系既是思想的

表达形式，也是思想的重要元素，是学科赖以发展的重要途径，体现着学术体系的科学性。张先

生一生从事党史研究，对党史学科体系构建、学术体系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同时也形成了富有

特色的话语表达体系。话语体系作为一种表达形式，直接体现着学科的形象和作用的发挥，在学

科发展中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党史学科的话语体系是由一系列概念、范畴、命题所揭示的中

国共产党历史及自身建设的过程及规律的表达系统，是有关中共党史党建的思想理论体系和知识

体系的表达形式。与其他学科相比，中共党史党建学科具有更为鲜明的政治性，其概念、范畴、

命题的敏感性更强，社会影响更大，所以其话语体系建设的任务更大，责任更重。张先生对党史

研究概念的使用是非常严谨的，对于“中共党史”这个传统的概念进行了考证分析，明确提出用

“中共历史”更准确。他还对中共党史、中共党史学、中共党史研究等概念进行分析鉴别，在引

领学术规范方面产生了深远影响。学术话语的表达既有严格规范，要求逻辑严密、概念准确，又

会有学派或学者的独特风格。先生的话语表达通俗而不失严谨，平实而不失深刻，像是面对面聊

天，亲切自然，用家常话阐释了深刻道理，娓娓道来，丝丝入扣，读来轻松活泼，如沐春风。

张先生长期呼吁中共党史学应该成为一级学科。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之际，国务院学

位委员会已经确定在法学门类中设置中共党史党建学作为一级学科，先生的愿望得以实现。张先

生的为师之道和治学精神，是推动中共党史党建一级学科发展的宝贵精神财富。

（本文作者　北京师范大学中共党史党建研究院、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北京　1008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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